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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见 过 小 猪 和 牛 快
乐地依偎在一起吗？牧
场 主 告 诉 我 ，牛 粪 对 猪
生 活 的 环 境 十 分 有 利 ；
一个只有 15 个员工的奶
酪厂，每年在加工着 195
万公斤原牛奶和 45 万公
斤 的 山 羊 奶 ；这 不 是 天
方 夜 谭 ，而 是 我 在 两 周
前去德国亲眼所见。

德国农业及消费者
保护部主管乳品专家莱
曼 女 士 告 诉 我 们 ，奶 油
和奶制品在青少年的生
长发育中起着不可替代
的 作 用 ，所 以 政 府 很 早
就开始对质量和卫生有
十分严格的要求。

奶源标准由联邦农
业 部 制 定 ，再 通 过 德 国
议会以法律的形式来公
布 ，各 州 必 须 执 行 和 管
理。

牛奶的收购是按质
论 价 ，抽 样 检 查 的 参 数
包 括 ：脂 肪 、蛋 白 质 含
量 ；菌 数 含 量 ；体 细 胞 ；
冰点和抗生素。如果冰
点 有 偏 差 、细 菌 含 量 过
高 ，就 可 以 知 道 农 场 卫
生 方 面 有 问 题 ，农 民 需
要在管理方面去提高水
平 。 在 德 国 ，95％ 提 供
给奶厂的牛奶都是最高
水 平 的 奶 ，细 菌 含 量 的
限制标准低于 10 万个／
毫 升（发 展 中 国 家 是 50
万个／毫升），大部分奶
厂都控制在 2 万个/毫升
左右。检验奶质量的机
构 是 和 奶 农 、奶 厂 没 有
任何关系的第三方。也
不 是 政 府 部 门 ，而 是 一
个 独 立 的 机 构 ，他 们 受
当地政府的委托去执行
公务。

德国农民协会的施
密 德 博 士 最 后 告 诉 我
们 ，他 们 代 表 着 90％ 的
德国农民牧场、牛奶厂、
猪 厂 、鸡 厂 等 的 利 益 。
他们有 38 万农户。他们
有权利代表这些农户向
政府机关去争取自己的
利益。德国农户最大的
收 入 资 源 就 是 制 造 牛
奶。 2004 年德国牛奶产
量是 2800 万吨。德国的
奶 牛 每 天 产 量 大 概 是
8000～9000 公 斤 。“ 今 天
我 们 从 养 小 牛 开 始 ，就
在他们的耳朵上打上标
记 ，这 样 从 出 生 地 开 始
跟踪它的一生。”

奶厂每天加工 2500
吨 的 牛 奶 ；检 测 站 每 天
要 做 6000 个 抽 样 检 查 ，
有 280 个检测步骤。

晨 6 点多钟，天还没
亮 ，我 们 便 赶 往 巴 伐 利
亚 州 的 乳 品 检 测 站 ，也
叫牛奶检测联谊会。送
牛奶的车进来后先称重
再 抽 样 ，每 辆 车 接 受 了
一 个 条 子 ，上 面 写 着 提
供 牛 奶 人 的 姓 名 ，产 品
的 重 量 、日 期 等 被 送 到
数据库。牛奶开始接受
温度、PH 值、酸度、干料
还 有 废 渣 等 多 项 检 查 ，
然 后 把 奶 送 到 储 奶 库 。
我们看到，有 3 个车道可
以 抽 奶 ，司 机 把 检 查 站
的 条 子 交 给 了 工 作 人

员。牛奶抽完后车子进
行 了 清 洗 ，再 继 续 接 下
一轮的工作。

在德国最北部的豪
斯特我们走进了丹维施
有 机 农 场 ，在 那 里 见 到
了一幅现代的田园牧歌
画面。由五个家庭租用
的 农 场 ，各 有 分 工 。 看
着 大 卷 大 卷 的 干 草 我
问：“这些干草是干什么
的 ？”“ 我 们 这 儿 的 牛 产
的 奶 是 用 来 制 作 奶 酪
的 ，所 以 给 它 们 吃 的 都
是 干 草 ，而 不 是 青 草 。”

“为什么？”“如果牛吃青
草 ，乳 酪 的 味 道 就 不 好
了。”

我看着许多干面包
又问：“这是给谁吃的？”

“ 这 是 从 超 市 运 回 的 过
期面包，因为奶牛爱吃，
给 奶 牛 边 挤 奶 边 给 它
吃，它感到很快乐，挤出
的奶自然也好喝。”主人
回答。

在 另 一 处 ，我 们 发
现许多小猪和牛依偎在
一 起 ，不 禁 好 奇 地 问 ：

“ 它 们 不 打 架 吗 ？”主 人
不解地反问：“为什么要
打架？它们觉得在这里
很舒服。因为牛粪对猪
的 环 境 是 有 好 处 的 ，而
且 产 生 的 沼 气 还 能 发
电，再利用。”“家里有了
食 品 就 能 生 活 ，食 品 的
另 一 种 解 释 是 生 活 ，这

是哲学。”个子高高的德
国农民站在干草库里用
手比划着这样说。

奶 酪 ，是 许 多 欧 洲
人每天餐桌上必不可少
的食品，制作 1 公斤的奶
酪大约需要 10 公斤的牛
奶 ，所 以 奶 酪 又 被 称 为

“奶黄金”。
在德国北部的欧斯

特 - 欧 斯 特 德 一 个 农 庄
里 ，我 们 参 观 了 一 个 古
老的奶酪加工厂。15 个
员 工 每 年 在 加 工 着 195
万公斤原牛奶和 45 万公
斤的山羊奶。

女 主 人 向 我 们 介 绍
说：“我们牧区种植了许
多 蒲 公 英 、苜 蓿 草 作 为
奶 牛 的 饲 料 ，所 以 一 般
奶牛不注射抗生素也不
易 得 乳 腺 炎 ，自 然 也 很
少 有 抗 生 素 超 标 的 问
题 。 当 然 ，牛 要 是 有 病
了 还 是 要 治 疗 ，预 防 的
时 候 通 过 蒲 公 英 、苜 蓿
来 做 。 苜 蓿 是 豆 科 植
物 ，对 土 地 也 有 良 好 的
作 用 ，动 物 吃 了 以 后 对
胃 肠 也 好 ，蛋 白 含 量 也
比 较 高 ，而 且 产 量 也
高。”

今 天 ，在 现 代 化 的
德 国 ，奶 农 使 用 我 们 古
老 的 中 草 药 喂 养 着 奶
牛，作为中国人，这引起
了我们的极大关注。

摘自《北京青年报》

小 时 候 的 文 学 印
象 ，最 初 可 以 追 溯 到 排
队买《欧阳海之歌》。隔
着 时 间 长 河 ，穿 过 光 阴
面 纱 ，记 不 清 楚 当 年 怎
么 一 回 事 ，只 记 得 很 长
的 队 伍 ，男 女 老 少 各 式
各 样 面 孔 ，喊 声 和 骂 声
一片。不明白大家为什
么 都 去 排 队 ，都 去 抢 这
样 一 本 书 ，我 只 是 一 个
很 局 外 的 看 客 ，一 个 9
岁 小 男 孩 ，远 远 地 看 着
热闹。

少年的记忆中没有
文 学 ，在 一 些 回 忆 文 章
中 ，我 曾 吹 嘘 过 自 己 小
时候很喜欢看书。其实
这 不 确 切 ，与 各 种 人 物
的 回 忆 录 一 样 ，根 本 就
不 靠 谱 ，我 看 书 不 是 因
为 喜 欢 ，而 是 因 为 孤
独 。 无 聊 于 是 读 书 ，孤
独 然 后 看 小 说 ，搁 篮 子
里 便 是 菜 ，抓 手 上 就 是
名著。什么样的文字我
都愿意看，“老三篇”背
得滚瓜烂熟，《毛主席语

录》不敢说倒背如流，要
哪段翻哪段绝没问题。

如 果 那 年 头 有
NBA，有世界杯，有奥运
会 ，有 四 大 天 王 ，有 超
女，有韩剧，有网络，或
者有高考，有重点中学，
男 生 女 生 可 以 早 恋 ，我
肯定不再乱看书消磨时
间。我的少年根本就没
有 文 学 ，那 是 一 片 文 化
沙 漠 ，就 像 是 月 球 的 表
面，看上去光滑，却毫无
生命迹象。现在的孩子
听到“文化大革命”，总
觉 得 有 些 怪 怪 的 ，就 像
我们小时候听老人讲日
本 人 怎 么 进 了 南 京 ，而
喜 欢 提 到 这 些 掌 故 的
人，差不多都是祥林嫂，
都是《大话西游》上的唐
僧。

我的少年时代，既
不 喜 欢 唐 诗 ，也 不 喜 欢

宋 词 ，能 背 几 首 古 诗 词
蒙 蒙 人 ，完 全 是 拜 无 聊
所赐。没人逼着我看这
些 破 烂 玩 意 儿 ，爱 看 不
看 ，反 正 不 知 从 哪 随 手
偷 到 了 一 两 本 ，闲 着 也
是闲着，结果不光看了，
而且背了。记什么都是
记，花拳绣腿有口无心，
生吞活剥地先背诵下来
拉 倒 。 记 忆 中 ，最 爽 的
是 毛 主 席 他 老 人 家《敦
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那
个 大 义 凛 然 ，那 个 居 高
临下，那个牛啊。

直到上大学，都没
有 弄 明 白 什 么 叫 文 学 。
没人在这方面专门培养
过 我 ，自 己 也 从 来 没 往
写 作 的 路 上 仔 细 想 ，甚
至都懒得看上一眼。成
了 作 家 以 后 ，很 多 人 追
问文学因缘，考究渊源，
我也十分认真地检点过

去，盘算再三，仍然说不
出一个为什么。少年记
忆中与文学有关的玩意
儿，实在少之又少，想胡
编都找不到北。我们这
一 代 人 被 恶 谥 为 狼 崽 ，
非 要 追 问 出 一 个 所 以
然 ，只 能 说 史 无 前 例 的

“文化大革命”，培养和
滋润了我们。

父亲生前常说作家
没 办 法 培 养 ，以 我 这 个
儿 子 为 例 ，语 重 心 长 诲
人 不 倦 ，结 果 人 家 根 本
不相信。我女儿发表了
一 些 文 章 ，出 了 几 本 小
书 ，有 人 就 带 着 孩 子 登
门，诚心诚意请问、讨教
独 门 暗 器 和 秘 诀 ，面 对
同 样 问 题 ，我 显 得 非 常
无奈，真话假话都不行，
说 真 人 家 不 相 信 ，说 假
自己又不乐意。

摘自《今晚报》

少 年 沈 从 文 独 自 外
出谋生，不久就当上一支
部队的司书（文书）。谁
知，他所在的部队很快就
被 打 散 了 。 他 领 了 遣 散
费，回家。

回 到 家 中 在 8 月 左
右 。 住 到 12 月 ，家 中 实
在 待 不 住 了 。 他 只 得 另
谋 生 路 ，于 是 去 了 沅
州。

在沅州，沈从文暂住
在 一 个 卸 任 县 长 舅 父 家
中 。 不 久 他 舅 父 做 了 当
地警察所长，沈从文也就
做 了 那 家 警 察 所 的 办 事
员。他的姨父，在本地也
算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
他 对 沈 从 文 的 能 力 异 常
称赞。

沈从文那时的薪水
每月虽只有十二千文，但
一 切 事 都 做 得 有 条 不
紊 。 见 到 沈 从 文 在 沅 州
混得还不错，加上这里的
亲戚又多，他的母亲同姊
妹，就把家中老屋卖了，
带上约三千块的房钱，坐

了轿子来到沅州，准备长
期在这里一同住下。

没承想，沈从文做警
察所长的舅父，却害肺病
死掉了。因他一死，本地
捐 税 抽 收 保 管 改 归 一 个
新的团防局。还算不错，
沈从文得到了职务上“不
疏忽”的考语，仍然把职
务接续下去，改到了新的
地方，做了新机关的收税
员。

就在那里，事情的确
发生了“转机”。沈从文
在这里认识了一个“白脸
长身”的男孩子，小男孩
同 沈 从 文 十 分 要 好 。 半
年后，这个男孩子的姐姐
—— 一 个 脸 儿 白 白 的 身
材高的女孩，把沈从文的
生活彻底弄乱了。

有一天，这个样子很
诚 实 的 男 孩 子 很 和 气 地
邀 沈 从 文 到 他 家 中 去 看

他 的 姐 姐 。 沈 从 文 爱 写
诗、女孩子爱读诗，这个

“白脸女孩子”跟沈从文
聊得很投机。一来二去，
两人谈起了恋爱。

沈从文家卖老屋所
得 的 余 款 全 部 都 放 在 他
身 上 保 管 。 有 一 天 ，那

“白脸女孩子”突然向沈
从文借钱，说有急用，第
二 天 肯 定 还 。 沈 从 文 想
都 没 想 就 答 应 了 。 对 方
果然很守信，第二天即刻
还钱。就这样，三天两头
借，隔三岔五还。

结果，借来借去，对
方 总 共 欠 有 一 千 块 左 右
的钱一直没还。不久，对
方 就 隐 遁 了 。 沈 从 文 也
觉 得 自 己 无 脸 在 沅 州 待
下去，也走了。

许多年以后，有人给
沈 从 文 作 传 。 作 传 人 从
沈 从 文 口 中 获 知 当 年 那

“白脸女孩子”的真实姓
名后，就把这件事的始末
连同“白脸女孩子”的名
字一起写入《沈从文传》
中。

沈从文知道这事后，
连 忙 打 电 话 给 他 作 传 的
作者，要他别提那个“白
脸女孩子”的名字。作者
以 为 沈 从 文 至 今 还 没 忘
却“白脸女孩子”对他的
伤害，非常痛恨她，甚至
连她名字都不愿意提起，
就听从沈从文的意见，把
她的真名删了。

后来，作者再见到沈
从文时，沈从文对作者解
释道：“我这个人一生受
过不少伤害，最知道被人
伤 害 的 滋 味 有 多 难 受 。
我听说那位老太太（即当
年那位白脸女孩子）还健
在，不要因此给人造成损
害 。 做 人 还 是 宽 厚 一 点
儿好！”

摘自《意林原创版·
讲述》

话说有一个小小的弹
丸之国，总人口是 3 人，货
币流通总量是 2 美元（只有
2枚面值1美元的硬币）。

这 3位居民中，甲拥有
一块土地，乙和丙各拥有 1
美元。

现在，乙决定用手中的
1美元去购买甲的土地。于
是，甲和丙现在各拥有 1 美
元，而乙拥有那块价值 1 美
元的土地。

那么，这个国家的净资
产是3美元。

丙想：这是国内唯一的
一块土地，是不可再生资
源，其价值肯定会上升。于
是，丙从甲那里借来 1 美
元，再加上自己的 1 美元，
以 2 美元的价格从乙的手
中买下了那块土地。现在：
甲有 1 美元（借给了丙），他
的净资产是1美元。

乙卖掉了土地，得 2美
元，他的净资产是2美元。

丙拥有那块土地，价值
2 美元，同时又有对甲的债
务 1 美元，所以他的净资产
是1美元。

那么，这个国家的净
资产是4美元。

甲发现，曾经属于自
己的那块土地在不断增
值，他便后悔起来。幸好，
现在丙欠甲 1 美元的债
务，甲又从乙的手中借来
2美元，以3美元的价格（2
美元现金，抵掉 1 美元的
债务）重新购回了那块土
地。现在：

甲拥有土地，价值为
3 美元，同时又有对乙的

债务 2 美元，所以，甲的净
资产是1美元。

乙拥有 2美元（借给了
甲），他的净资产是2美元。

丙现在有 2 美元的现
金，他的净资产是2美元。

那么，现在这个国家的
净资产是 5 美元。资产泡
沫就这样开始产生了。

乙认为，那块土地还有
升值的空间，便想重新获得
土地的所有权。于是，乙以
4美元的价格从甲的手里把
那块土地买了回来（他向丙
借了 2 美元的现金，抵掉甲
欠他的 2 美元的债务）。结
果是：

甲偿还了 2 美元的债
务，又得到了 2 美元的现
金。现在他的净资产是 2
美元。

乙拥有土地，价值 4美
元，因乙还欠丙的债务 2 美
元。所以，他的净资产是 2
美元。

丙拥有 2美元（借给了
乙），所以，他的净资产也是
2美元。

那么，这个国家的净资

产现在已经高达 6 美元，可
仍然只有当初的那块土地
和2美元的流通货币。

现在，3 个人都赚到了
大钱。全国人民皆大欢喜，
经济形势仿佛欣欣向荣、蒸
蒸日上。

忽然有一天，不知从什
么地方刮来了一阵邪风，丙
开始琢磨一个馊主意。他
在想：“流通中的货币只有2
美元，如果土地价格不再上
涨，我看乙怎样还上我的借
款？可据我看来，乙现在所
拥有的那块土地顶多就值1
美元！”

于是，没有人再愿意去
购买那块土地。其结果是：

甲拥有 2美元的现金，
他的净资产是2美元。

乙欠丙 2美元，不过还
有一块土地。他自认为那
块土地的价值是 4 美元，可
实 际 上 已 经 降 到 了 1 美
元。所以，他的净资产变成
了负1美元。

丙有 2 美元（借给了
乙），他 的 净 资 产 是 2 美
元。不过，这 2 美元的债务

已经成了呆账坏账，所以，
丙一天到晚都会感到忐忑
不安。

现在，这个国家的净资
产由最高时候的 6 美元变
成了3美元。

那么，那 3美元的净资
产是如何蒸发掉的呢？

在泡泡破掉之前，乙认
为自己的土地价值是 4 美
元，故由此算出的全国的净
资产 6 美元和他个人净资
产 2 美元都只是账面上的
数字。所以，即使在经济最
繁荣的时候，乙也是整天心
惊胆战。

现在，乙别无选择，只
好宣布破产。丙收回了乙
手中那块价值仅 1 美元的
土地，而乙欠他的 2 美元债
务已经彻底坏掉。结果是：
甲拥有 2 美元现金，他的净
资产是2美元。

乙已经破产，净资产为
零。

那块价值 1 美元的土
地烂在了丙的手中（他损失
了1美元）。

摘自《今日文摘》

梁漱溟晚年，因年岁
已高，苦于访客络绎不绝，
为健康计，他不得不亲书

“告示”。不过，他不拒人
千里，而是有礼、有节，亲
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
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
十有二，精力日衰，谈话请
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
未 尽 之 意 ，可 以 改 日 续

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
幸甚。一九八六年三月，
梁漱溟敬白。”

有心人从字纸的颜色
和笔迹上发现，那个一个
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

加上去的。真可谓“仁义
之人，其言蔼如也”。诚如
赵朴初所评：“马之俨然，
即之也温。”

摘自《曾经风雅》

美国首位非裔第一夫人
现 年 44 岁 的 米 歇

尔·奥 巴 马 身 上 有 许 多
个“ 第 一 ”，而 第 一 夫 人
的生活则带给她更多个

“第一”。
她 的 丈 夫 贝 拉 克·

奥 巴 马 就 任 美 国 总 统 ，
她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
上 首 位 非 洲 裔 第 一 夫
人。

在奥巴马竞选总统
期 间 ，米 歇 尔 站 在 讲 台
上发表了 45 分钟的助选
演 说 ，这 让 她 成 为 美 国
历史上第一个直言不讳
发 表 自 己 关 于 教 育 、不
平等问题看法的总统候
选人夫人。

奥巴马阵营的顾问
戴维·阿克塞尔罗德说：

“ 她 有 时 会 让 竞 选 的 工
作人员感到不快。她总
是那样坦诚地讲出自己
的 想 法 ，而 从 来 不 从 政
治的角度推敲自己的用
词。”

她也是第一个爆料
自己的丈夫不会整理床
铺 、早 上 起 床 后 还 有 口
臭的第一夫人。但这些
小细节却为奥巴马平添
了几分人情味。
从小能干不喜欢失败

米歇尔在芝加哥南
部 的 社 区 长 大 ，在 家 中
排 行 老 二 ，哥 哥 克 雷 格
比 她 大 一 岁 ；父 亲 弗 雷
泽 是 一 名 管 道 维 修 工 ，
母亲玛丽安则在家一心
一意照顾两个孩子。

谈 起 自 己 的 妹 妹 ，
如今在大学担任篮球教
练 的 克 雷 格 说 ，米 歇 尔
从 小 就 非 常 聪 明 能 干 ，
虽 然 自 己 比 她 大 ，但 常
常被她管着。克雷格还
笑 言 妹 妹 不 是 大 度 之
人，因为她不喜欢失败。

在 现 实 生 活 中 ，米
歇尔的确很少失败。凭

借聪明的头脑和惊人的
毅 力 ，她 的 学 业 一 帆 风
顺。她曾考入芝加哥历
史上第一所为那些极有
天赋的孩子提供特殊课
程 的 学 校 学 习 ，13 岁 就
选修了相当于大学水平
的生物课。

中学毕业后，米歇尔
顺利考入普林斯顿大学
学 习 社 会 学 ，此 后 又 就
读于哈佛的法学院。

与奥巴马相遇

大学毕业后，米歇尔
没有像其他一些法律专
业 的 学 生 那 样 选 择 从
政 ，而 是 进 入 商 界 并 逐
渐 成 为“ 女 强 人 ”，如 愿
拥有了高薪的职位和富
足的生活。她最初在芝
加哥“西德利和奥斯汀”
律 师 事 务 所 当 律 师 ，处
理版权和商标事务。在
那里，她与奥巴马相遇。

1988 年 ，奥 巴 马 在
刚刚完成哈佛大学法学
院 第 一 年 的 课 程 后 ，便
来到这家律师事务所实
习。当时米歇尔正接手
了一桩有关知识产权的
案 件 ，被 管 理 层 指 派 帮
助奥巴马。奥巴马曾回
忆当年第一次见到米歇
尔 时 ，她 留 给 自 己 的 印
象 ：“ 她 个 子 很 高 ，说 话
风趣，对人友好，颇具职
业 素 养 ，同 她 身 上 的 那
身西服很配。”

奥巴马对米歇尔可
谓 一 见 钟 情 ，不 过 米 歇
尔因为担心办公室恋情
影 响 不 好 ，所 以 迟 迟 未
接受奥巴马。

米歇尔的哥哥克雷
格 说 ，甚 至 在 米 歇 尔 带
奥 巴 马 回 家 拜 见 父 母
时 ，家 人 都 以 为 奥 巴 马
不过是米歇尔生活中的
一个过客。米歇尔曾央
求哥哥与奥巴马一起打
篮 球 ，借 此 打 探 一 下 他

的为人。
米歇尔常听爸爸说

球场是深入了解一个男
人性格的理想场所。克
雷格说：“通过这场篮球
赛 ，我 发 现 奥 巴 马 的 性
格 没 有 缺 陷 。”于 是 ，米
歇尔和奥巴马开始频频
约 会 。 1992 年 ，两 人 终
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曾希望丈夫脱离政治

起 初 ，米 歇 尔 并 不
支持丈夫从政。

在米歇尔 1985 年就
读普林斯顿大学期间撰
写 的 一 篇 论 文 中 ，她 表
达了自己当时对校园和
社会的一些看法。

“ 我 在 普 林 斯 顿 大
学的经历让我感觉自己
的黑让我看起来更像是
一 个 在 校 园 里 参 观 的
人。”

或许正是因为这段
特 殊 的 经 历 ，让 米 歇 尔
喜商不喜政。她在那篇
论文中承认自己更愿意
拥有由高薪职位带来的
富 足 生 活 ，而 不 是 充 斥
着宣传海报和午夜会议
的政治。

但 是 ，米 歇 尔 最 终
站到了丈夫身边支持他
参 政 。 2004 年 ，在 妻 子
的 支 持 下 ，奥 巴 马 一 路
过 关 斩 将 ，成 功 当 选 国
会议员。但此后无论奥
巴马在政坛如何呼风唤
雨 ，在 米 歇 尔 的 生 活 中
政治也最多排在第二位。

有 一 次 ，当 米 歇 尔
被问及在竞选活动中让
她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
时，她说，去那么多选民
家 里 拜 访 ，有 了 许 多 家
装的灵感。

即使是在奥巴马竞
选 总 统 期 间 ，米 歇 尔 依
然 把 生 活 排 在 第 一 位 。
同 时 ，她 还 要 求 奥 巴 马
平 衡 工 作 和 生 活 ，抽 出

时间陪伴两个女儿。
第二个希拉里
美 国 媒 体 很 少 用

“ 女 强 人 ”来 形 容 米 歇
尔。自从奥巴马成为大
众 关 注 的 焦 点 后 ，身 材
高挑的米歇尔便因穿着
得体入时而屡屡登上时
尚 杂 志 的 封 面 ，被 评 为

“最性感的政治女性”。
在专门研究美国第

一 夫 人 的 历 史 学 家 米
洛·古廷看来，米歇尔完
全 具 备 成 为“ 第 二 个 希
拉里”的潜质。“她能干、
思路清晰、引人注目，很
有可能是政坛上一位活
跃的第一夫人。”

米歇尔的经历也与
希 拉 里 有 相 似 之 处 ：两
人均是名校法学院的高
材 生 ；都 为 了 支 持 丈 夫
的政治追求而选择了牺
牲 自 我 ；都 在 丈 夫 仕 途
晋升背后扮演了不可或
缺的顾问角色。

在 过 去 的 一 年 半
中 ，米 歇 尔 的 助 选 有 些
与众不同。她从不像其
他政客的妻子那样努力
夸 奖 丈 夫 ，而 喜 欢 揭 露
奥 巴 马 的 居 家“ 小 丑
事 ”，如 不 收 拾 床 铺 、乱
扔 脏 袜 子 等 ，向 人 们 展
示 了 一 个 生 动 的 奥 巴
马。

率直的米歇尔对未
来 有 着 很 乐 观 的 期 待 。
她曾说：“这（竞选总统）
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
们 渴 望 一 次 成 功 ，趁 着
年轻可以大胆地改造这
个世界。”

今后是否也会踏入
政 途 ，米 歇 尔 从 未 明 确
回 应 。 但 她 表 示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照 顾 一 对 女
儿——11 岁的玛莉亚和
7 岁的萨莎，才是她的首
要工作。

摘自《特区青年报》

当米歇尔被问及在竞选活动中让她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时，她说，去
那么多选民家里拜访，有了许多家装的灵感。

没有文学的少年
叶兆言

今天，在现代化的德国，奶农使用我们古老的中草药喂养着奶牛，作为中国人，
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关注。

跟踪每一头奶牛

仁义之人，其言蔼如

郑衍文

父亲有位朋友，是位
知名画家。几乎每次去他
家，总能遇上有青年画家
登门求教，他总是很耐心
地给人看画指点，常常一
耽搁就是大半天。对于有
潜力的青年画家，他还热
心地向有关部门、媒体推
荐，更是消耗了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我知道他的时
间很宝贵，而提携后辈完
全是尽义务的，就忍不住
问他：“伯父，您何必呢？
您随便画一幅画就是几千

上万块钱，多画点画多好，
何必都把时间浪费在这些
小人物的身上？”

他愣了愣，然后笑着
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40 年前，有一个青年拿着
自己的画作到省城，想请
一位自己敬仰的画家指点
一下。那画家看着青年是
个无名小卒，连画轴都没

打开，就说自己有事，下了
逐客令。那青年走到门
口，转身说了一句话：‘老
师您现在站在山顶，往下
看我这个无名小卒，把我
看得很渺小；但您也应该
知道，我在山下往上看您，
您也同样很渺小！’说完转
身扬长而去。因为这件
事，这青年后来发愤学艺，

总算有了一点小名气。但他
时刻记得那一次冷遇，时刻提
醒自己，一个人是否形象高
大，并不在于他所处的位置，
而在于他的人格、胸襟、修养
——你猜对了，当年的那个
年轻人，就是我。”

最后父亲的朋友画了
一幅画送我，我把它挂在
书房里。那幅画是一座山
峰，山顶有一个人往下看，
山下有一个人往上看，两
个人果然一样大小的。

摘自《悦读》

站在山下看你


